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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舞《昭君曲》中人物情感的表达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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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三星小学

摘　要：本文以舞剧《昭君出塞》片段中《昭君曲》的人物“王昭君”主要研究对象。首先通过文献查阅，对

“王昭君”角色进行了深刻地理解与分析，继而对舞蹈人物情感的表达与变化与舞蹈作品的呈现之间相辅相成的作

用进行了阐述，再结合笔者表演经验与体验，最后得出情感是舞蹈演员在表演舞蹈作品和对人物塑造时的核心成分

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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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舞蹈人物的情感与表达

（一）舞蹈人物的情感

舞蹈人物的情感不是舞蹈演员个人之情，而是舞蹈

作品中人物角色的情感。在有特定故事情节的舞蹈作品

中，主角往往具有鲜明的性格特点和人物形象。

情感是人类“手之舞之足之蹈之”1的起因和目的。

演员在表演前，应当对所表演的人物进行深入了解和深

刻的解剖，使每一个动作都融入角色应有的情感，并在

舞蹈中向观众表现出人物角色的性格特点，同时，观众

予以情感反馈。这样，人物的情感才能够被演员和观众

切实的理解和感受到，才能让角色与演员相统一，最终

才能将生动的情感表达于作品中，从而感染到观众。

（二）舞蹈人物情感的表达方式

“情”是贯穿舞蹈作品的灵魂。舞蹈艺术的情感表

现是表演中的核心部分，舞蹈演员只有通过自身表现出

细腻的情感、深邃的思想、鲜明的个性，才能创造出被

人感知的、生动的人物形象。舞蹈语言是舞蹈艺术创作

的主要表现手法，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活动环境和

氛围、表达人物的情感和思想等，都离不开舞蹈语言的

各种艺术表达方式2。“为情而舞，形神兼备”，这是一

个舞蹈演员的表演原则。因此，笔者大致将舞蹈人物的

情感表达方式分为以下三种：

1.舞蹈人物情感的肢体表达方式

舞蹈动作是由无数的肢体语言组合而成，如《昭君

出塞》双人舞中，躯干的面向表示理解接纳，背对表示

回避拒绝。所有的舞蹈表达都要借助视觉中的肢体动作

或姿态，而每一个动作与姿态结构都有它所表达的或实

词或虚词的意义。例如，旋转动作常用于表示激情，也

可以表示悲愤、高兴甚至“神迷”和“忘我”的状态。

又如，串翻身、倒踢紫金冠等古典舞技术技巧能将人物

内心情感的展现更具有张力。

因此，任何舞蹈作品无论民族、文化和地域是否相

同，它的最终目的都是通过肢体语言去表达内心情感。

2.舞蹈人物情感的面部表达方式

通过舞蹈演员的面部变化表现舞蹈人物的情感变

化，同时展现舞蹈人物的内心思想情感。丰富的面部表

情，是观众理解舞蹈叙事、了解角色内心、认识舞蹈形

象的重要渠道。面部表情中，眼睛是至关重要的（除盲

人角色外），许多神态和思想情感都要从眼中表现出

来。因此，舞蹈演员要善于用眼睛去传递情感。

面部表情是人表达喜怒哀乐情绪的一种方式，是塑

造独特的舞蹈人物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若是舞蹈表演

中没有面部表情，就缺少了关键部分，就像被抽掉灵魂

的人机械的做着无意味的动作表达着没有情感立足的舞

蹈作品。好的作品让人越看越有内容，越看越有味道。

没有情感的舞蹈作品就像“一次性”用品，毫无意义，

无法在观众的心里留下深刻又令人回味无穷的印象。

3.舞蹈人物情感的音乐表达方式

《培养学生的“乐感”至关重要》是张青在《舞

蹈》杂志（2002年第03期）密切的。舞蹈动作的连续

性、节发表的论述文，此文开头就表述：“在诸多艺术

门类中，音乐与舞蹈的关系是最为奏的变化、情绪的变

化、情绪的表现都有赖于音乐。”张青认为，音乐是通

过旋律、节奏、和声来表达内在情感生活；舞蹈则是依

据音乐所提示的情感，用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来表达内

心情感生活3。

就舞蹈编创而言，若离开对音乐的共鸣和理解，创

作也难以顺利完成。因此，舞蹈人物内心情感可以通过

音乐的旋律、节奏、和声等要素的变化来表达。

二、《昭君曲》中的舞蹈人物“王昭君”

舞剧《昭君出塞》是中国歌剧舞剧院2016年推出的

民族舞剧之一。舞剧分为六部分：序《烽烟》、一幕

《和亲》、二幕《出塞》、三幕《贺婚》、四幕《宁

边》、尾声《共荣》。王昭君的扮演者是剧院首席舞者

唐诗逸，她将汉宫女子与匈奴大汉单于的感情和担负民

族的责任诠释的淋漓尽致。《昭君曲》是其舞蹈选段，



149

文体艺术

因此，要了解《昭君曲》中的王昭君就要先将舞剧中王

昭君的内心情感理解透彻。

（一）舞蹈人物“王昭君”的故事解读

“昭君出塞”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真实事件：在两

千多年的西汉时期，战乱烽烟四起，匈奴族首领呼韩邪

单于入汉见汉帝，请求和亲，身在深宫中的王昭君自愿

远嫁塞外匈奴，对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汉匈两族之间的团

结友好作出了巨大贡献。

纵观整部作品，人物“王昭君”作为“和平的使

者”。因命运捉弄，让昭君在短短的一生经历了太多变

故，以当时的那样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压力承担了太多生

命无法承受的重量。小爱与大爱、大喜大悲的情感是赋

予给人物最真挚的色彩，这也是笔者对“王昭君”角色

的解读。

（二）舞蹈人物“王昭君”的情感解读

王昭君的情感就是《昭君出塞》舞剧人物的内心情

感。

舞剧以序《烽烟》拉开帷幕，这一篇章给观众传达

了一种战火四起的压迫感和紧迫感，这时在深宫孤独忙

碌的昭君似乎接收到宫墙外命运对她的召唤，她不知，

和亲车队已渐渐临近……；一幕《和亲》昭君抛弃了

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舍弃故国的亲人，为国家安危，

以自己柔弱的双肩担负起和亲这个重任。较之汉宫艰难

的生活，昭君还是选择了和亲这条未知的险恶的命运道

路，此时对昭君而言，富贵、美丽、奢华都是虚幻的，

与自己已没有关系。在刚刚接触老单于（呼韩邪单于）

的时候，昭君的内心还是复杂多变的，老单于是一个比

昭君年纪大那么多的匈奴皇室，出于跟他和亲，年轻的

昭君心情必然还是非常忐忑的；二幕《出塞》在昭君的

淡定端庄的外观下，心中无疑还多了一层迷惘。昭君在

出塞途中，感受到了老单于对她视若珍宝的感觉，老单

于小心翼翼的对待，他本身是一个粗犷的男人，可是他

在昭君面前展现出来的那种小心翼翼，还是会给昭君一

个小小的触动。例如，出塞途中有许多盛开的小花，昭

君一位汉宫的女孩与陪嫁的好友嘻嘻玩耍，显露她女孩

的灵动，所以当老单于这么一个粗犷的男人，拿一朵小

花慢慢的放在昭君头上时，这一举动一定让昭君有所温

暖，昭君与老单于又走进一步。再往下走，走到昭君要

真正的离开故土的时候，老单于看到了昭君对汉宫对家

乡的不舍和思念（《昭君曲》舞段），老单于细心的用

双手一把一把的将土壤装到手帕里，包好放在昭君手

上，眼神非常坚定的告诉昭君：你跟我走。老单于对她

的体贴入微让昭君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也

是老单于给了昭君信念；三幕《贺婚》，这部分昭君与

老单于到达了匈奴，并举办了盛大的婚礼仪式，这时的

昭君一定是幸福的，对未来更加充满期待和希望的；四

幕《宁边》天有不测风云，匈奴瘟疫横行，昭君拿出自

己嫁妆的中药，奋力救治匈奴人民。可是，命运捉弄，

老单于因为瘟疫去世，在那一刻，昭君的世界必然崩塌

掉了，从慢慢接受老单于到信念崩塌，昭君承担了太多

生命无法承受的重量，那种痛彻心扉、绝望无助，悲伤

的情绪决堤，以至于失了心智陷入了与老单于过往的幻

境，太过悲伤、太过绝望了。而后，时光穿梭昭君回想

起宫中当宫女时日复一日、百无聊赖的场景，另一边又

看到匈奴民族的惨状，她毅然选择了留下来，从胡俗，

父死妻其后母，再嫁于呼韩邪单于的儿子复株累，这时

升华到了更高层次的胸怀和勇气，比舍弃生命、慷慨赴

死更难；尾声《共荣》昭君站在塞外草地中央，在她揭

开绒帽时已是白发苍苍，少年的容颜不在，昭君的眼神

温柔，面容慈祥。这时在面对这一切、再回想这一生，

就像昭君又走了一遍自己的出塞之路。昭君从怀中拿出

出塞路上老单于给她的那包故乡土壤，稳重、缓缓的洒

在匈奴的这片土地上时，就像孔德辛总导演所说的：

“血浓于水一样。”大汉和匈奴的土地融合在一起，象

征着两个民族的融合，昭君完成了她“和平使者”的使

命，她一生的意义都倾注在这一刻，整个人物和整个舞

剧也都在此刻得到了最后的升华！

从女孩到女人再到伟人，这其中大爱与小爱的融

合，塑造了丰满又真实的舞蹈人物。王昭君在几次重大

选择时，情感表达中有悲悯和哀伤，即使命路如此不

顺、老天如此不公，但她选择了这一切，便勇敢的接受

着这一切。上述的几种情感在舞剧《昭君出塞》中贯穿

并完整的表达出来：愿意奉献自己一生的伟大奇女子，

她承受着常人无法承受的重担，在无数次的选择面前做

决定，将家国和个人如何取舍中的种种矛盾的丰富情感

贯穿舞剧始终。这便是笔者对“王昭君”角色内心情感

的理解和体验结果，也是在表演舞剧选段《昭君曲》

时，需要投入的情感。

三、《昭君曲》中人物情感的表达

《昭君曲》主体音乐是青年作曲家张渠老师创作

的《心声》，其旋律优美、起伏不大，只有女声独唱

“啊”，也正因此，才能使哀愁、孤独的情绪贯穿舞蹈

始末，也使得动作表情放大，引人入胜。

在整个舞蹈过程中，演员的面部多是皱眉、耸搭眼

尾，或哀伤、或惊、或痛苦、或害怕，又少许期待的眼

神。演员运用虚拟表演方式，例如，不停的用双手、单

手奋力的想要抓住什么，但却一直抓不住，配合着身体

前倾失重、脚步踉跄、微微张嘴似是想要诉说，通过这

种形象的情感动作表达，鲜明的表现无奈、哀伤的人物

内心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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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昭君”用不同的舞蹈动作变换旋转技巧时，她

的头部或后仰或深埋，双手张开，痛苦而又迷惘的情绪

无以言表。例如，“昭君”连续平转，突然定点看向远

方，继而收回手，又伸出，又收回，看似简单的动作，

实则表达了矛盾的心理，思念家乡又不敢表现，对未来

充满期待幻想又不敢奢望太多。在处理动作时不仅要完

成技巧，还要在音乐节奏、面部表情与肢体全身的动作

配合过程中三者合一，掌握“为情而舞，形神兼备”的

表演原则。

四、《昭君曲》中人物情感的变化

舞蹈第一部分，在开始的时候，“昭君”侧卧在地

上，这里结合舞剧情节便能明白是在睡梦中；然后“昭

君”快速起身，满脸疑惑诧异，而后后退两步，端着手

看似是捧着什么，许是对故土的思念、是对汉宫的思

念，亦或是对亲人的思念，她眼含泪水，四下张望，手

中的“思念”何时已飞走不见，此时的人物表现出了无

助、迷惘的情感。第二部分，音乐在原旋律中加入了女

声哼唱，“昭君”回头定点奔去，双手抓住收回胸前又

向上跳跃，双手上甩手，而后缓慢平躺地面，双手努力

合拢，着动静结合切换自如，表现了“昭君”得又失去

的失望和挫败感；“昭君”右手遮眼，俯卧后卷腰，慢

慢的向上伸出右手，然后向前失重俯卧，这里上身失重

的动作像是眼泪一样，在眼中慢慢流动，当溢出时，快

速滴落，表达了她的痛苦和心灰意冷。第三部分，一连

串的地面动作，如盖腿、扫堂腿、跪地转、单脚蹲转等

将古典舞的“圆”发挥到了极致，这些动作将此前的动

作都做了一个升华，表达了“昭君”对故土的强烈的依

依不舍，迫不及待的要抓住“思念”不让其消失不见；

而后连续的平转，定点看向远方，左手向远处伸长想要

抓住可又被自己拉回来，又伸出去又拉回来，这样的重

复动作加上期待与惆怅表情间的转变，充分表达了“昭

君”想与不敢想之间矛盾的内心情感变化，一边是从小

生长的美丽熟悉的故土，另一边是受战乱苦难的故土亲

人和人民，她不敢让思念战胜理智，她是个“和”者，

必须坚定的承受着并完成“和”的任务；紧接着又是连

续的高难度的旋转技巧与音乐一起将情感烘托到高潮，

其中的双手斜上托手，上半身侧倾的动作像是在祈求、

诉说。第四部分，无缝连接前面的动作后弯腰单腿冲天

炮，此时的情感表现为极度悲伤、孤独、绝望、无助，

一下将人物情感推动到高潮；一个前桥起单手托腮，身

体下沉，抬头望天，眼睛无神，表情愁苦呆滞，然后用

抚脸、倾倒重心，沉重的步伐左右摆动，表达了“昭

君”忧愁不安的心情；突然“昭君”慌乱的四下后退，

面部恐惧的表情伴随着头部的晃动，随意飘荡的裙摆仿

佛是“昭君”那颤抖的心，将惊慌失措用表情动作语言

完美呈现出来，而后快速后退瘫坐在地上，表达了很强

的无奈。第五部分，音乐缓缓的减慢变柔和。“昭君”

双手上举，身体向前倾，而后埋头手撑地，脚沉重的一

步一步向前走，好似无数的人在背后推着她走，暗示

“昭君”已不能回头。最后，随着灯光由暗到明，梦结

束了，一切回到了现实。

在《昭君曲》这个独舞中，“昭君”的扮演者唐诗

逸对人物内心情感体验透彻，对“昭君”这个人物的表

演动作、情感细致入微。根据笔者对《昭君曲》排练和

表演过程中产生的理解，《昭君曲》的人物情感表达

应该如下：“昭君”从开始的动作缓慢到位，有足够时

间延伸动作质感（此部分情感表达为迷茫、无助、痛

苦），到后半段动作加快增多，动作果断（此部分惆

怅、绝望），再到最后缓慢结束（无奈接受）；从面部

肌肉舒缓柔和的用哀伤、悲伤等表情到后半段面部线条

清晰的表达痛苦、害怕、孤独等表情，再到最后回到最

初。

纵观独舞《昭君曲》，情感是占据此作品分量最

重，也是最打动观众的核心。因此，其人物的内心情感

是舞蹈演员表演时的必要组成部分。舞者要在舞蹈表

演中融入真挚的情感，在人物角色塑造时注重“真实

性”，不夸张、不变相，即“合人情合人理”，进而达

到“为情而舞，形神兼备”的完美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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